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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绸缎” 的来源申论
———清代江南与新疆的丝绸贸易

范金民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 自乾隆二十五年到咸年三年间江南与新疆地区开展的大规模官营丝绸贸易， 无论根据档案材料， 还是考察官营织局的

生产规模、 生产能力， 以及贸易绸缎的品种规格， 其用于交易的 “贸易绸缎”， 不是全部至少也是主要部分是由官局购自民间

的， 而不是由官局织造的， 购买银两同官局织造所需料银一样在藩库钱粮内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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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乾隆二十五年到咸年三年 （１７６０—１８５３） ９４
年间， 江南与新疆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直接的官营

丝绸贸易。 用以交换的绸缎， 在清代档案和令典中

被称为 “贸易绸缎”。 这是清代商业贸易史和地区

经济交流史上较为重要的一个问题， 但很长时期来

殊少引起人们的重视， 即使中国、 日本学者的论著

中偶有涉及， 也多误解。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 林

永匡和王熹先生利用满文档案， 合撰了系列文章①，
主要对乾隆、 嘉庆年间的丝绸贸易， 进行了具有开

创意义的探讨， 加强了清代与新疆丝绸贸易史的研

究。 然而林、 王二人的研究， 集中在乾隆、 嘉庆年

间， 涵盖的时段过短， 利用的档案材料数量也极有

限， 因而未能展示丝绸贸易的全貌， 对于贸易绸缎

数量的前后变化的判断， 更与实际不符。
本人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主要利用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中的相关档案， 系统辑录前后 ９４ 年间

的贸易数据， 结合实录、 政书及其他相关文献， 撰

写专文， 试图揭示江南与新疆丝绸贸易的全过程，
阐明 “贸易绸缎” 的性质， 并对贸易绸缎的具体

数量、 来源、 价格、 品种色彩， 新疆各贸易点的数

量分布， 以及丝绸贸易的影响等问题， 作较为全面

的分析探讨②。
关于江南解往新疆的贸易绸缎是由官局抑或民

间生产的问题， 几十年来， 几乎众口一词， 认定是

由江南三个官营织局生产的。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彭

泽益先生认为， 江南三局的生产还提供一部分

“贸易绸缎”， 由 “南三局织造这一类产品”， 这种

“贸易绸缎” 是 “属于织造局生产中的商品部

分” ［１］。 日人佐口透认为， 与哈萨克交易用的丝织

物， 是 “由苏州、 杭州、 江宁各织造处特别织造

的”③。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徐仲杰先生仍沿用彭先生

的说法［２］； 《新疆简史》 也称： “对于哈、 柯等族

所喜爱的绸缎， 则由清政府下令江南等处织造生

产” ［３］。 林永匡、 王熹二人的系列文章， 或云 “织
办”， 或云 “采办”， 是织是办， 未下断语。 本人

经全面考察， 认为 “无论是根据档案材料， 还是

考察官营织局的生产规模、 生产能力， 以及贸易绸

缎的品种， 可以肯定， 贸易绸缎是由官局购自民间

的， 购买银两同官局织造所需银一样在藩库钱粮内

报销”。
上述看法提出后， 向无异议。 但直到 ２１ 世纪

初， 台湾学者赖惠敏依据收录在 《明清档案》 中

的乾隆四十二年 （１７７７） 杭州织造福海的一件奏

折中的 “新疆各处应需贸易备赏绸缎……当经会

同江宁、 苏州二织造将前项派织绸缎一万一千六百

五十匹， 照例按股公派， 杭州分织三千八百八十三

匹” 字样， 认为 “这些绸缎是由三织造局制造，
织造局必须负担许多工匠的钱粮……匠役自必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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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 赖惠敏还说： “文中提及三织造局织办绸

缎一万多匹， 杭州分织三千多匹。 匠役自必按机设

立。 如江宁供应机房， 原设添设机共五百五十八

张， 而历年册报匠役自二千一百零三名至二千二百

六十五名不等， 岁支米七千五百余石至八千一百余

石不等。 挑花匠三十名， 岁支米一百五十二石， 其

倭缎、 诰帛二机房所需匠役无定， 岁需米自一千二

百余石至一千九百余石不等。 苏州织染总织二机房

设机七百张， 匠二千零四十名， 岁支米九千七百九

十二石， 局役二百四十二名， 岁支米 １ ６１５􀆰 ２ 石。
杭州织染总织二机房设机六百张， 匠一千八百名，
岁支米九千零七十二石， 局役五百四十五名， 岁支

米 ２ ９２４􀆰 ４ 石。 且江宁挑花匠等， 月给米三、 五、
八斗不等； 苏州所管高手等， 月给米四、 五、 六、
七、 八斗至一石不等， 杭州所管高手门役等， 月给

米自二、 三斗至 １􀆰 ２ 石不等。 可见江南三织造局筹

办一万多匹的丝绸， 除了负担机匠的米粮之外， 还

支付数百冗员的开销， 一年所需米粮高达三万石以

上， 生产成本高。 另方面， 内务府的丝绸与商人竞

价销售， 定价不能太高， 获利自然不如商人。” ［４］

赖惠敏的论述， 不但认定贸易绸缎是由江南三织造

局内分织的， 而且将江南三织造局常年设置的机张

工匠等视为是专为贸易绸缎生产而开设的。 这就有

必要进一步辨明， 用于贸易的贸易绸缎， 到底其来

源如何， 由官局还是民间生产。
一

江南三织造在接到解交贸易绸缎的任务后， 真

的是要增加织机， 提供匠粮， 专门织造这种特殊商

品吗？ 上述各家大多未提供材料依据。 现从档案中

辑出相关内容， 引述如下。
乾隆二十五年， 江南三织造承办当年贸易绸缎

８ ２５０ 匹， 按各承担三分之一做法， 其中江宁认办

２ ７５０ 匹， 江宁织造託庸奏称， “业经遵照动支藩

库银两， 照数织办全完” ［５］。 次年， 江宁认办当年

的绸缎 ２ ４１８ 匹， 织造彰保奏称， “业经遵照动支

藩库银粮， 照数织办全完” ［６］６６， 其口气与前任织

造完全一样。 乾隆二十七年， 两次派办江南三织造

预备贸易绸缎 ８ ３００ 匹， 浙江巡抚庄有恭也上奏

称， 杭州织造分认的 ２ ７６７ 匹缎匹， “现已发机置

办， 准于九月中旬齐全”④。 江宁织造彰宝则奏，
江宁应分织的 ２ ７６６ 匹， “现在钦遵谕旨， 一面知

会苏州、 杭州织造公同分织， 一面查照杨应琚所开

色样， 督令工匠上紧儹织” ［６］６６， 后来又奏报 “业
经照例动支江宁藩库银粮， 按数织办全完” ［６］７３。

后来， 江宁织造奏报织解贸易绸缎的口气基本大多

如此。 看来这些贸易绸缎是由织局织造的。 乾隆三

十年的贸易绸缎， 杭州分办 ２ ５６７ 匹， 杭州织造西

宁奏报 “钦遵谕旨， 加意织办” ［７］。 乾隆三十一

年， 江宁分办 ４ ７５０ 匹， 江宁织造永泰奏称 “随即

督率工匠选料织办” ［８］。 杭州分织的 ４ ７５０ 匹， 杭

州织 造 西 宁 “ 凛 遵 谕 旨， 加 意 织 办， 不 敢 草

率” ［９］。 乾隆三十二年的缎匹， 苏州分办 ６ ４１２ 匹，
苏州织造萨载 “遵照原定各项颜色名目， 督令工

匠上紧赶办” ［１０］。 乾隆三十二年， 大学士傅恒等

奏： “查此项贸易绸缎， 原以酌定价值， 令该织造

等选料制造， 以供新疆各处交易之用。” ［１１］ 乾隆四

十年的绸缎， 苏州应办 １ ６５６ 匹， 苏州织造舒文奏

称： “当即敬谨遵照核明定价， 于苏州藩库移支银

两， 发给各匠上紧织办， 一面严行催督， 加意挑

选， 陆续秤量验收。”⑤为织办同批缎匹， 杭州织造

寅著奏： “谨遵谕旨， 严督工匠按照章程丈尺分

两， 加意 织 办， 务 期 妥 协， 不 敢 稍 有 草 率 轻

减。” ［１２］江宁织造基厚 “遵即核照定价， 动支藩库

银两， 严 督 匠 工 人 等 按 照 丈 尺 分 两， 加 意 织

办” ［１３］。 此后三年的贸易绸缎， 江南三处织造的奏

称， 与前大体相同。 乾隆四十三年的缎匹织办， 杭

州织造福海的奏文专门提到 “随即分发在机， 谨

遵谕旨， 严督工匠悉照章程丈尺颜色分两， 敬谨织

办， 务期妥协” ［１４］。 乾隆四十五年， 为织办共

２ ９００匹的贸易绸缎， 苏州织造 “于苏州藩库移支

银两， 发匠织办” ［１５］； 杭州织造徵瑞即 “督匠按

照章程丈尺颜色分两， 如式妥协制办” ［１６］； 江宁织

造穆腾额 “严督工匠人等按照丈尺分两， 上紧织

办” ［１７］。 乾隆五十一年， 杭州分织次年贸易绸缎

１ ７４３匹， 杭州织造额尔登布奏称： “谨遵谕旨， 督

饬机匠按照单开丈尺颜色分量， 如式织办， 陆续贮

库， 其在机赶织尚未完工者， 奴才到任后即敬谨督

饬赶办齐全。” ［１８］ 乾隆五十四年贸易绸缎， 苏州分

织 ６ ７２０ 匹， 苏州织造四德 “谨祗遵核明定价， 于

苏州藩库照数移支银两， 分给各匠上紧赶办” ［１９］。
接下来的数年， 三处织造的奏报口气， 同前相近。
其中杭州织造基厚和全德分别奏报乾隆五十七年和

五十九年的内容较详， 前后基本一样： “谨遵谕

旨， 督率机匠， 拣选丝料， 遵照原单所开颜色丈尺

分两， 饬发各机赶紧如式织办”； “谨遵谕旨， 照

依原单所开颜色丈尺分两， 拣选丝料， 饬发各机赶

紧如式织办。” ［２０－２１］ 其后的奏文， 更以杭州织造吉

庆奏报乾隆六十年贸易绸缎的奏文为详， 为： “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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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谕旨， 督饬局员、 机匠， 按照单开丈尺颜色分

两， 如式织办。 ……复饬织局妥为赶办， 务使质地

坚实， 颜色鲜明， 现已织办齐全。” ［２２］ 就现有材料

来看， 有关贸易绸缎由江南三织造局织的记载， 大

体不出此范围。
应该说， 依据上述无论三织造如江宁织造 “动支

藩库银两， 照数织办” “动支江宁藩库银粮， 按数织

办” “动支藩库银两， 严督匠工人等按照丈尺分两，
加意织办” “督令工匠上紧儹织”， 杭州织造 “加意

织办” “严督工匠按照章程丈尺分两加意织办” “严
督工匠悉照章程丈尺颜色分两敬谨织办” “督匠按照

章程丈尺颜色分两， 如式妥协制办” “督率机匠， 拣

选丝料， 遵照原单所开颜色丈尺分两， 饬发各机赶紧

如式织办” “督饬局员、 机匠， 按照单开丈尺颜色分

两， 如式织办” “督饬机匠按照单开丈尺颜色分量，
如式织办”， 苏州织造 “督令工匠上紧赶办” “于苏

州藩库移支银两， 发给各匠上紧织办” “分给各匠上

紧赶办”， 还是朝中官员如傅恒的 “酌定价值， 令该

织造等选料制造”， 浙江巡抚庄有恭的 “发机置办”
等说法， 似乎可以论定： 直到乾隆末年， 贸易绸缎的

织办， 是动用地方藩库银两， 织局严督机户匠工， 按

照章程要求， 在局如式织造的。
然而贸易绸缎每次均是由江南织造督令机匠在

局织造的吗？ 实际情形则远为复杂。 上述乾隆二十

七年江宁织局分织的那批缎匹， 江宁织造彰宝既奏

称 “动支江宁藩库银粮” “督令工匠上紧儹织”，
又奏称 “除有上年办过式样可循者， 照前织办无

庸酌议， 其未经办过者， 遵奏从前大人原奏三处会

同酌量置办之案， 织造等按市卖身分、 式样， 酌拟

置办” ［２３］。 按照其说法， 凡曾经织办过的缎匹， 照

例织办， 而未经办过者， 则按市卖身分式样置办，
所谓 “置办”， 实即市买。 乾隆二十九年， 江宁预

办下年度贸易缎匹， 内有镇江线缎 ４００ 匹， 织局官

员 “查镇江产出， 因地致宜， 惟有置造元青， 并

无别色” ［２４］， 结果只置办了元青 １００ 匹， 其余改办

别样缎匹。 缎匹办自未曾设局的镇江， 且明言

“置办”， 说明织造者非为官机。 乾隆三十八年，
江宁织造高晋奏销次年分办的贸易绸缎 １ ５１７ 匹时

禀称， “业经本织造任内循例于江宁藩库照数移

支， 委员前赴苏州、 盛泽等处按款制办”⑥， 明言

非由织局自织， 而是全部到盛泽等处 “按款制

办”。 乾隆四十八年， 江宁承接乾隆五十年三处分

办绸缎 １ ２８４ 匹， 织造福海 “核照定价， 动支江宁

藩库银两， 委员前赴苏州等处按款制办”， 并于乾

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内 “绸、 缎、 绫、 绢俱经织办

齐全”， 验明质地、 分两、 丈尺、 数目， “悉与定

例相符” ［２５］。
其后， 贸易绸缎的置办方式又有了变化。 道光

十二年， 户部尚书禧恩题奏， 道光十一年杭州织造

织办的道光十一年贸易绸缎 ７２３ 匹， 每匹重量和料

工银， “均系笼统开造”， 共多销料工银 ９７６ 两

多⑦。 后来追查原由， 大学士长龄过问其事， 杭州

织造英裕题称 “臣检查例案， 此项绸缎， 从前系

就民间市买， 指物估计料工， 并非官局买丝织办，
是以无从分晰开造细数”， 并声明此类绸缎 “乾隆

三十二年曾经三处织造会同呈准， 各种绸缎每匹重

若干， 每匹报销银若干， 历来照此开报”。 这次道

光十一年 “备用绸缎仍系遵照旧章办理， 按照原

定银数开销”⑧。 英裕的题奏， 明言贸易绸缎 “系
就民间市买”， “并非官局买丝织办”， 买价早在乾

隆三十二年即由三织造会同呈准， 后来报销即照此

开报， “旧章” 如此， “从前” 直到现在一直如此。
英裕的题奏， 说出了江南三织造准备贸易绸缎的实

际情形： 贸易绸缎的所谓织办， 并不是由织局买丝

动用局匠在局织造， 而是动用藩库银两系就民间市

买， 按照核定的价银循例报销。
综观三织造的奏文， 贸易绸缎可能最初立足于

局织， 后来可能未曾织办过的绸缎买诸于市场； 最

初主要是江宁织造委员到苏、 杭等地市场采买， 后

来为了方便， 苏、 杭二处也干脆直接从市场采办。
由此看来， 所谓贸易绸缎由 “官局制造”， 官局

“织办” “特别织造” “织造生产” 云云， 只是表

面现象或一种假象， 恐非实际情形， 至少不符合江

南三处织造承办贸易绸缎的全过程。 至于产生这种

假象的原因， 可能有二： 一是受了档案和道光

《苏州府志》 等 “织办” 之类含糊其辞说法的影

响； 二是办理贸易绸缎的是织造官员， 由织局织造

似乎顺理成章。
事实上， 从绸缎的生产量来看， 官营织局也不

可能生产贸易绸缎。 清代江南三局的机张和匠役都

是有固定额数的。 乾隆十年， 三局共有机杼 １ ８６６
张， 匠役 ７ ０５５ 名 （其中工匠仅 ５ ５１２ 名）。［２６］以后

直到织局废撤， 机张只减未增。 其历年实际生产

量， 如本书第四章统计， 自乾隆时起， 约为 １􀆰 ３ 万

匹 （其中苏州 ３ ５００ 匹、 杭州 ５ ５００ 匹、 江宁 ４ ０００
匹）， 而贸易绸缎每年为 ４ ４２６ 匹， 超过苏州或江

宁一局的生产量。 更为突出的是， 贸易绸缎的数量

极不固定， 最多达近 ２ 万匹， 最少不到 ２ ０００ 匹，

·９４·范金民： “贸易绸缎” 的来源申论 ———清代江南与新疆的丝绸贸易



上下悬殊如此之大。 固定不变的机张匠役是无法应

织年年变化、 为数可观的贸易绸缎的。 织局未曾为

贸易绸缎添置过一机一杼， 又何以会织造贸易绸缎

呢？ 如果说， 上贡缎匹质地好， 要求高， 花工多，
贸易绸缎难以与之相比， 那么， 根据销银数来判断

织局有无织造贸易绸缎的可能， 则就更为可靠。 本

书第四章依据档案统计， 丝绸贸易时期的江南三局

销银每年约为 １６􀆰 ４１ 万余两⑨， 而贸易绸缎最多的

乾隆三十一、 三十二两年销银分别为 ８􀆰 ２ 万余两和

９􀆰 ２ 万余两， 是织局历年生产销银数的一半以上

（见表 １）。 在织局正常生产时， 应织少量的派织品

或许尚可， 要临时赶织原有生产量的一半以上， 则

断断不可能。
二

那么， 会不会因为有的缎匹民间无法和未曾生

产， 而必须由织局自己织造？ 这似乎也不可能。 为

明了起见。 现将江南历年承办的贸易绸缎及其销银

数整理成下表。
表 １　 江南三织造贸易绸缎销银数量表

年份 总数 ／ 匹
苏州 杭州 江宁

绸缎数 ／ 匹 销银数 ／ 匹 每匹用银 ／ 两 绸缎数 ／ 匹 销银数 ／ 匹 每匹用银 ／ 两 绸缎数 ／ 匹 销银数 ／ 匹 每匹用银 ／ 两
乾隆二十五 ５ ０００ １ ６６６ １４ １０７ ８􀆰 ４９ １ ６６６ １４ １０９ ８􀆰 ４７ １ ６６８ １４ １２６ ８􀆰 ４７

二十六 ８ ２５０ ２ ７５０∗ — — ２ ７５０ １１ ６８５ ４􀆰 ２５ ２ ７５０ １１ ６８２ ４􀆰 ２５
二十七 ７ ２５０ ２ ４２４∗ — — ２ ４１６ １２ １１９ ５􀆰 ０２ ２ ４１０ １２ １２５ ５􀆰 ０３
二十八 ８ ３００ ２ ７６６ １２ ２１７ ４􀆰 ４２ ２ ７６６ １２ １７２ ４􀆰 ４０ ２ ７６７ １２ １６８ ４􀆰 ４０
二十九 ９ ５００∗ ３ １６７∗ — — ３ １６７ — — ３ １６６∗ １６ ５１７ ５􀆰 １０
三十 ７ ７００ ２ ５６５ １４ ２７６ ５􀆰 ５７ ２ ５６７ — — ２ ５６８∗ — —

三十一 １４ ２５０ ４ ７５０∗ — — ４ ７５０ ２７ ８９５ ５􀆰 ８７ ４ ７５０ ２７ ９０１ ５􀆰 ８７
三十二 １９ ２３５ ６ ４１２ ３１ ０１３ ４􀆰 ８４ ６ ４１１ ３０ ９６０ ４􀆰 ８３ ６ ４１２ ３０ ９７７ ４􀆰 ３３
三十三 １３ ５１２ ４ ５０２∗ — — ４ ５０６ ２１ ６７４ ４􀆰 ８１ ４ ５０４ ２１ ６６６ ４􀆰 ３１
三十四 １２ ０５０ ４ ０１６ １７ ３９９ ４􀆰 ３３ ４ ０１７∗ — — ４ ０１７ １７ ３６１ ４􀆰 ３２
三十五 １１ ３００ ３ ７６６ １５ ８６３ ４􀆰 ２１ ３ ７６７ １５ ８１０ ４􀆰 ２０ ３ ７６７ — —
三十六 ７ ０３０ ２ ３３４ １０ ３２６ ４􀆰 ４１ ２ ３４３ １０ ２７６ ４􀆰 ３９ ２ ３４４∗ — —
三十七 ５ １００ １ ７００∗ — — １ ７００ — — １ ７００ ７ １１３ ４􀆰 １８
三十八 ４６０ １５３ ８０２ ５􀆰 ２４ １５３∗ ７８２ — １５４ ７８４ ５􀆰 ０９
三十九 ４ ５５０ １ ５１７ ６ ４５０ ４􀆰 ２５ １ ５１６ ６ ３７９ ４􀆰 ２１ １ ５１７ ６ ３９３ ４􀆰 ２１
四十 ４ ９７０ １ ６５６ ６ ９９６ ４􀆰 ２２ １ ６５７ ６ ９３９ ４􀆰 １９ １ ６５７ ６ ９５１ ４􀆰 １９

四十一 １４ ２００ ４ ７３３ １８ ６８１ ３􀆰 ９５ ４ ７３４ １８ ６４４ ３􀆰 ９４ ４ ７３３ １８ ６３２ ３􀆰 ９４
四十二 １１ ６５０ ３ ８８３ １５ ２３３ ３􀆰 ９２ ３ ８８３ — — ３ ８８４ １５ １７３ ３􀆰 ９１
四十三 ６ ６５０ ２ ２１７ ７ ６３０ ３􀆰 ４４ ２ ２１６ ７ ５７４ ３􀆰 ４２ ２ ２１７ ７ ５７１ ３􀆰 ４１
四十四 ６ １３０ ２ ０４４ ７ ７２９ ３􀆰 ７８ ２ ０４３ — — ２ ０４３ ７ ８９０ ３􀆰 ８６
四十五 ２ ９００ ９６６∗ — — ９６７ ３ ４５２ ３􀆰 ５７ ９６７ ３ ４５７ ３􀆰 ５７
四十六 ７ ９３０ ２ ６４３ ６ ９９３ ２􀆰 ６５ ２ ６４３ ６ ９０５ ２􀆰 ６１ ２ ６４４ ６ ９２６ ２􀆰 ６２
四十七 ２ ７５０ ９１６ ３ ７４８ ４􀆰 ０９ ９１７ ３ ６６８ ４􀆰 ００ ９１７ ３ ６９６ ４􀆰 ０３
四十八 ５ ３００ １ ７６７∗ — — １ ７６７ ５ ４８９ ３􀆰 １１ １ ７６６∗ — —
四十九 ６ １６０ ２ ０５３∗ — — ２ ０５３ — — ２ ０５４ ４４４１ ２􀆰 １６
五十 ３ ８５０ １ ２８４∗ — — １ ２８３ ４ ８５５ ３􀆰 ７８ １ ２８３∗ ４ ８４６ ３􀆰 ７８

五十一 ４ ５２０ １ ５０６∗ — — １ ５０７ ４ ６７０ ３􀆰 １０ １ ５０７ ４ ６５９ ３􀆰 ０９
五十二 ５ ２３０ １ ７４３ ４ ４０７ ２􀆰 ５３ １ ７４３ ４ ３３５ ２􀆰 ４９ １ ７４４∗ — —
五十三 ３ ７１０ １ ３７０ ５ ０９４ ３􀆰 ７２ １ １７０ ４ ０６４ ３􀆰 ４７ １ １７０ ４ ０５３ ３􀆰 ４６
五十四 ６ ７２０ ２ ２４０ ５ ６６０ ２􀆰 ５３ ２ ２４０ ５ ５８３ ２􀆰 ４９ ２ ２４０ ５ ５７２ ２􀆰 ４９
五十五 ３ ７１０ １ ２３６∗ — — １ ２３７ ３ ３９２ ２􀆰 ７４ １ ２３７ ３ ３７７ ２􀆰 ７３
五十六 ２ ６５０ ８ ８３ ２ ７１０ ３􀆰 ０７ ８８３ — — ８８４∗ — —
五十七 ３ ９８０ １ ３２７ ３ ６１０ ２􀆰 ７２ １ ３２６ ３ ５６１ ２􀆰 ６９ １ ３２７ ３ ５６０ ２􀆰 ６８
五十八 １ ８１４ ６０５ ２ ５０６ ４􀆰 １４ ６０４ ２ ４５６ ４􀆰 ０７ ６０５ ２ ４５１ ４􀆰 ０５
五十九 ２ ８９０ ９６３ ３ ２１２ ３􀆰 ３４ ９６３ — — ９６４∗ — —
六十 ２ ０３０ ６７７ ２ ５２５ ３􀆰 ７３ ６７７ ２ ４６９ ３􀆰 ６５ ６７６ ２ ４８７ ３􀆰 ６８

嘉庆元 １ ９００ ６３３∗ — — ６３３ ３ ２３２ ５􀆰 １１ ６３４∗ — —
二 ２ ０１５ ６７２ ２ ８８３ ４􀆰 ２９ ６７１ ２ ８３２ ４􀆰 ２２ ６７２∗ ２ ８３３ ４􀆰 ２２
三 ２ ７６５ ９２２∗ — — ９２１ ３ ９３９ ４􀆰 ２８ ９２２ ３ ９４６ ４􀆰 ２８
四 ３ ０５８ １ ０２５ ４ １３２ ４􀆰 ０３ １ ００８ ４ ０３０ ４􀆰 ００ １ ０２５ ４ ０８８ ３􀆰 ９９
五 ３ ６５５ １ ２１９ ４ １５０ ３􀆰 ４０ １ ２３５ ４ ２０８ ３􀆰 ４１ １ ２０１∗ — —
六 ３ ７２０ １ ２４０∗ — — １ ２４０ ４ ８８９ ３􀆰 ９４ １ ２４０ ４ ８８２ ３􀆰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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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年份 总数 ／ 匹
苏州 杭州 江宁

绸缎数 ／ 匹 销银数 ／ 匹 每匹用银 ／ 两 绸缎数 ／ 匹 销银数 ／ 匹 每匹用银 ／ 两 绸缎数 ／ 匹 销银数 ／ 匹 每匹用银 ／ 两
七 ３ ３１０ １ １０３ ４ ７１２ ４􀆰 ２７ １ １０３ ４ ６５１ ４􀆰 ２２ １ １０４ ４ ６５６ ４􀆰 ２２
八 ３ ７１０ １ ２３６ ４ ６６８ ３􀆰 ７８ １ ２３７ ４ ６２３ ３􀆰 ７４ １ ２３７ ４ ６１２ ３􀆰 ７３
九 ３ １３５ １ ０４５∗ — — １ ０４５ — — １ ０４５ ４ ４９９ ４􀆰 ３１
十 ３ ４２５ １ １４２ ４ ５２５ ３􀆰 ９６ １ １４１ ４ ４６７ ３􀆰 ９１ １ １４２∗ — —

十一 ３ ３９０ １ １３０ ４ ０６０ ３􀆰 ５９ １ １３０ ４ ０２１ ３􀆰 ５６ １ １３０ ２ ０２５ １􀆰 ７９
十二 ３ ５４０ １ １８０ ４ ０１２ ３􀆰 ４０ １ １８０∗ — — １ １８０∗ — —
十三 ３ ２４０ １ ０７６ ４ ４４５ ４􀆰 １３ １ ０７７ ４ ４０７ ４􀆰 ０９ １ ０７７ ４ ３９５ ４􀆰 ０８
十四 ３ ０９０ １ ０３０ ４ ０５５ ３􀆰 ９４ １ ０３０ ３ ９８１ ３􀆰 ８７ １ ０３０∗ — —
十五 ３ ４７０ １ １５７ ４ ５２６ ３􀆰 ９１ １ １５７ ４ ４７８ ３􀆰 ８７ １ １５６ ４ ４７８ ３􀆰 ８７
十六 ３ ３２５ １ １０８ ４ ６９３ ４􀆰 ２４ １ １０９ ４ ６３８ ４􀆰 １８ １ １０８ ４ ６３９ ４􀆰 １９
十七 ２ ９７３ ９９１ ３ ８６７ ３􀆰 ９０ ９９１ ３ ８２１ ３􀆰 ８５ ９９３∗ — —
十八 ３ ２１０ １ ０７０ ４ ２６５ ３􀆰 ９９ １ ０６９ — — １ ０７１ ４ １９４ ３􀆰 ９２
十九 ３ ００２ １ ０００ ３ ４５６ ３􀆰 ４６ １ ０００ ３ ４２１ ３􀆰 ４２ １ ０００ ３ ４１３ ３􀆰 ４１
二十 ２ ８７５ ９５８∗ — — ９５８ ３ ５１３ ３􀆰 ６７ ９５９∗ — —

二十一 ２ ７６２ ９２１ ３ ７３８ ４􀆰 ０６ ９２０ ３ ６６６ ３􀆰 ９８ ９２１ ３ ７０５ ４􀆰 ０２
二十二 ３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４ ２１０ ４􀆰 ２１ １ ０００ ４ １６９ ４􀆰 １７ １ ０００ ４ １６８ ４􀆰 １７
二十三 ３ １３４ １ ０４５∗ — — １ ０４４∗ — — １ ０４５ ４ ３６８ ４􀆰 １８
二十四 ３ ２７２ １ ０９３∗ — — １ ０９０ ４ ０２３ ３􀆰 ６９ １ ０８９ ４ ０１９ ３􀆰 ６９
二十五 ３ ０１６ １ ００６∗ — — １ ００４ ３ ８７２ ３􀆰 ８６ １ ００６∗ ３ ８２９ ３􀆰 ８１
道光元 ３ ０４２ １ ０１４ ４ ４９１ ４􀆰 ４３ １ ０１４ ４ ４２５ ４􀆰 ３６ １ ０１４ ４ ４３７ ４􀆰 ３８

二 ３ ２１２ １ ０７１ ４ ４４９ ４􀆰 １５ １ ０７０ — — １ ０７１∗ — —
三 ３ ０９３ １ ０２７∗ — １ ０２８ ４ ３３３ ４􀆰 ２１ １ ０２８ ４ ３７４ ４􀆰 ２５
四 ３ ０２４ １ ００８∗ — — １ ００８ — — １ ００８ ４ ７０６ ４􀆰 ６７
五 ２ ８６８ ９５６∗ — — ９５６ ４ ３４８ ４􀆰 ５５ ９５６ ４ ３５５ ４􀆰 ５６
六 ２ ６９７ ８７５ ３ ９９３ ４􀆰 ５６ ８７６ — — ８７６ ３９９２ ４􀆰 ５６
七 ２ １７８ ７２６∗ — — ７２６∗ — — ７２６ ２６８２ ３􀆰 ６９
八 ２ ３３８ ７７９∗ — — ７７９∗ — — ７８０ — —
九 １ ５７０ ５２３ １ ７５７ ３􀆰 ３６ ５２３ １ ７０９ ３􀆰 ２７ ５２４ １ ７３５ ３􀆰 ３１
十 ２ ２０４∗ ７３５∗ — — ７３４ ３ ０２６ ４􀆰 １２ ７３５ ３ ０１３ ４􀆰 １０

十一 ２ １６９ ７２３∗ — — ７２３ ３ ９６３ ５􀆰 ４８ ７２３∗ — —
十二 ２ １４９ ７１３∗ — — ７２３ ３ ４１５ ４􀆰 ７２ ７１３∗ — —
十三 ２ ２９１ ７５９∗ — — ７７０ ４ ０２５ ５􀆰 ２３ ７６２ ４ １２４ ５􀆰 ４１
十四 ２ ６７４ ８４２ ３ ６１４ ４􀆰 ２９ ９２３ ３ ８０５ ４􀆰 １２ ９０９ ３ ８１５ ４􀆰 ２０
十五 ２ ０９６ ６４８ ２ ８３５ ４􀆰 ３８ ７３１ ３ ０７５ ４􀆰 ２１ ７１７ ３ ０８９ ４􀆰 ３１
十六 ３ ０６９ ９７２∗ — — １ ０５５ ４ ８４８ ４􀆰 ６０ １ ０４２ ４ ８６０ ４􀆰 ６６
十七 ３ １０１ ９８３ ４ ５４１ ４􀆰 ６２ １ ０６６ — — １ ０５２ ４ ８３２ ４􀆰 ５９
十八 ２ ８３７ ８９５ ４ ０７２ ４􀆰 ５５ ９７８ ４ ２９３ ４􀆰 ３９ ９６４ ４３８２ ４􀆰 ５５
十九 ２ ９３６ ９２８∗ — — １ ０１１ ４ ７３６ ４􀆰 ６８ ９９７ ４ ６８６ ４􀆰 ７０
二十 ２ ４８６ ７７９ ３ ５５９ ４􀆰 ５７ ８６２ ３ ９６９ ４􀆰 ６０ ８４５ ３ ９４６ ４􀆰 ６７

二十一 ２ ７４８ ８６５ ３ ９４３ ４􀆰 ５６ ９４２∗ — — ９４１∗ — —
二十二 ３ ２０５ １ ０５２∗ — — １ １０１ — — １ ０５２∗ — —
二十三 ３ ０６４ １ ００５∗ — — １ ０５４ ５ ２６０ ４􀆰 ９９ １ ００５∗ — —
二十四 ３ １２３ １ ０２５∗ — — １ ０７３ ５ ９５６ ５􀆰 ５１ １ ０２５∗ — —
二十五 ３ １０３ ９８４ ４ ７９０ ４􀆰 ８７ １ ０６６ ５ １６７ ４􀆰 ８５ １ ０５３∗ — —
二十六 ２ ９７３∗ ９９１∗ — — ９９１ ４ ８８０ ４􀆰 ９２ ９９１∗ — —
二十七 ３ ２０８ １ ０５０∗ — — １ １０１ ５ ５０４ ５􀆰 ００ １ ０５７∗ — —
二十八 ３ ５８４ １ １４４ ５ ０３９ ４􀆰 ４０ １ ２２７ ５ ４１２ ４􀆰 ４１ １ ２１３ ５ ４５３ ４􀆰 ５０
二十九 ３ ５２４ １ １２４ ４ ９５７ ４􀆰 ４１ １ ２０７ ５ ３４２ ４􀆰 ４３ １ １９３ ５ ３５１ ４􀆰 ４９
三十 ３ ５２９ １ １２６ ５ ２９２ ４􀆰 ７０ １ ２０８ ５ ６５９ ４􀆰 ６８ １ １９５∗ — —

咸丰元 ３ ５３４ １ １２７ ５ １９６ ４􀆰 ６１ １ ２１０ ５ ５１７ ４􀆰 ５６ １ １９７ ５ ５８１ ４􀆰 ６６
二 ３ ５５０ １ １３３ ５ ３２８ ４􀆰 ７０ １ １９３ ５ ３４４ ４􀆰 ４８ １ １８０ ５ ３７４ ４􀆰 ５５
三 ３ ５５０ １ １６７∗ — — １ ２１５ ５ ６８１ ４􀆰 ６８ １ １６８∗ — —

　 　 说明： １． 本表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阁·户科工业题本、 军机处录副·财政类、 内务府·来文、 内务府·奏销、 三织造·缴回
等档案编制而成。 ２． “∗” 为估计数， 由于三局平均分办， 因此估算结果最多只有一匹的误差， 道光中期以后误差可能稍大， 但出入不会
太大。 ３． 表中年份在乾隆四十年前， 比实际交易要早一年。

·１５·范金民： “贸易绸缎” 的来源申论 ———清代江南与新疆的丝绸贸易



　 　 上表表明， 贸易绸缎的品种确如主持其事的官

员所言， 是一种平常绸缎􀃊􀁉􀁒。 其核销银两 （已包括

运费） 只有少数几年超过 ５ 两， 而绝大部分为 ４ 两

左右。 这样价格的丝织品， 生产工艺并不复杂， 质

量要求也不高。 明后期大量派织江南， 由民间领

织， 清初苏杭织造陈有明说其报酬标准是 “明季

粉段， 每匹三两八钱”􀃊􀁉􀁓。 明末如此， 清代生产当

然不成问题， 民间生产每匹甚至有高至十数两的。
三

综上所述， 无论是根据档案材料， 还是考察官

营织局的生产规模、 生产能力， 以及贸易绸缎的品

种规格， 可以肯定， 贸易绸缎不是全部至少也是主

要部分是由官局购自民间的， 而不是由官局织造

的， 购买银两同官局织造所需料银则一样在藩库钱

粮内报销。 至于赖惠敏引录的 《内务府奏销档》
中有关江南三织造机张、 匠役设置及钱粮报销的制

度规定， 是常态性内容， 不是专为贸易绸缎的织造

而设立的， 实与贸易绸缎所需的银两报销无关， 无

法用以说明贸易绸缎的来源。
表 １ 也显示出， 三局报销银数并不象绸锻那样

平均分摊完全一样， 而略有高低。 总的说来， 杭州

与江宁相同， 而苏州则稍高。 这可能由于购买绸缎

的地点不同， 或者最初定价就有高低。 这种细微差

别， 在官局织造品的报销中也是被允许和经常出

现的。
新疆各地所需绸缎， “以中等缎匹为宜”􀃊􀁉􀁔。 表

中所列的平常绸缎， 对于发达的江南民间丝织业来

说， 是完全有能力承织或如数提供的。 贸易绸缎没

有购自他地， 也没有织造于官营织局， 而购诸于市

场， 置买于民间， 是因为江南民间丝织业的生产能

力能够提供充足的货源， 产品品种尤宜于与新疆地

区的交易， 满足新疆各族人民的需要。 江南与新疆

地区丝绸贸易的顺利进行， 实质上又依赖于江南的

民间丝织业。

注释：
①文见 《新疆大学学报》、 《苏州大学学报》、 《历史档案》 １９８５ 年

第 ４ 期， 《西北民族研究》 １９８６ 年第 １ 期， 《杭州大学学报》

１９８６ 年第 ２ 期，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１９８６ 年第 ３ 期， 《中央民

族学院学报》 １９８７ 年第 ３ 期。

②参见拙文 《清代江南与新疆地区的丝绸贸易》 （上）、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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